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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的生成逻辑与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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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

历史性交汇，社会生产技术范式的转型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全球正

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智能制造、“互联网+”、

分享经济、绿色经济等正成为国家和地区竞争的新领域。中国在经济

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应顺应全球新技术革命大趋势，

推动以绿色能源、互联网+等为重要内容的“新经济”发展，占领未

来发展制高点，提升产业和经济竞争优势，为经济发展的提供新动力。

为此，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和利用新的技术范式，推动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新产业加快成长，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成为引领全球新经济的活力主体。 

一、经济形态的基本规定与新经济 

    经济形态是由技术范式所决定的并且反映技术范式的整个经济

系统或经济结构。经济形态是经济活动的综合表现，它的内核是技术

范式，其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外在表现是产品、产业及其组织形式，其

宏观观层面的外在表现是价格、就业、产出等宏观总量的动态变化和

运行状况。经济形态具有特殊规定性。决定经济形态的是生产力中的

技术范式，即生产力构成基本要素之间的结合比例和结合方式。经济

形态具有一般规定性。相同的技术范式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可以

有相同的经济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都可以在生产技术范式演变的某一时期呈现出某一相同的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的演化由技术进步推动。只有某一种生产方式的技术范

式占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应的经济系

统和经济结构, 才可称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一般意义上说，经济活

动是使用各种资源获取产品或服务，满足人们需要的过程。管理、技

术和组织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经

济形态演化的基本逻辑。效率是经济活动的首要原则，也是管理创新、

技术进步和经济组织形式演化的原动力。技术决定效率，也决定管理

模式和经济组织的结构与形态。管理和组织在效率主导下按照特定技

术要求建立分工协作关系与规则体系。管理和组织是经济活动的外在



形态，它反映效率原则支配下技术的性质及其产品和产业的性质。因

此，经济活动的变化表现为组织和管理随技术创新而演化的过程。每

一种与特定技术范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都呈现为体现相

应产品和产业要求的特定的经济形态。  

新经济是伴随重大技术范式转型而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人类对

效率和便利的追求是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每一个适应技术范式变化

而出现的包含产品、产业和组织形式综合变化的经济系统都可称为新

经济形态。当重大技术范式转换所催生的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组织的张力在时空上突破原有经济形态的规定时，一种新经济便演

化形成。因此，从 18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人类历史上的

三次工业革命，使决定经济形态内核的技术范式发生重大转换，推动

经济系统依次由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转向信息时代，由此形成近代以

来的三个新经济形态。 

二、新经济的生成机制与演化逻辑 

     历史上，技术范式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和突破都会引发一场影

响人类物质获取和利用方式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使人类的生产方式、交通运输方式和信息交流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

18 世纪中后期由于蒸汽机的改良和大规模应用形成的机械化生产方

式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以蒸汽机的出现和推广，以煤炭为主体

的能源结构和以印刷品交流为主的信息系统的形成为主要内容，它所

催生的技术范式使人类开始采取单件小批的制造范式，使人类可以借



助火车、轮船乃至汽车，形成专业化的运输、区域性的集散中心和开

展国际贸易，使人类可以通过印刷品进行更大范围和更久远的信息交

流和知识储存。由 20 世纪早期出现的以“福特制”为代表的自动化

流水线生产方式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以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和

以石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大规模应用为主要内容，它所催生的技术范式

使人类从单件小批生产转向大规模批量生产，电力机车、喷气机等使

人类的空间转移变得更有效率，大规模仓储、货代、批发网络迅猛发

展，人类可以通过电报、电话等进行更便利的信息交流。 

近几年，以互联网的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系统融合发展基础，

以“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为特征的人工智能、数字制造

和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范式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它使人类从大

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制造，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

技术的广泛应用、条形码的使用，促进了新一轮物流的变革，集装箱

运输、专业物流、第三方物流、集中配送、连锁经营、分拨集疏中心

网络等使人类的交通运输更有效率，人类可以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进行多渠道的即时交流和更强大的信息储存

与利用。 

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其中，

直接生产过程是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因技术

范式的变革重塑了生产方式，引发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结构性的质的改

变。回顾技术范式和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新



技术范式的出现都是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产

物，反过来新的技术范式又会改变社会资源配置的激励结构，并对既

有的制度环境和管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从而推进微观的产品模式和

管理模式，中观的产业组织方式和宏观的制度环境的变革。因此，技

术范式的更迭不仅是生产技术的变革，更是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整个

经济系统或经济结构的变革，也就是经济形态的变革。同时，每一次

工业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生产组织形式和市场需求等的深刻变化，由

此引发产业组织的根本性变革。三次工业革命的累积效应使社会生产

由工业经济迈向信息经济，产业组织形态也经历了由分散手工工场、

机器大工业、纵向一体化到纵向分解和网络组织大量出现的动态变革，

并导致产业市场结构、空间分布及企业竞合关系等发生多维变化。 

 三、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新经济的再现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难以根本摆脱困境的根本原因

是原有的技术范式及其经济形态的张力弱化。近年来，由第一、二次

工业革命累积的机械化、电气化技术和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式孕育

成长起来的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有

色冶金等重化工业，即使从全球角度看，扩张空间也已非常有限。由

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计算机及其软硬件、通讯、家用电器等产业，

也因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而显现出局限性，但相关产业的发展

张力越来越小，依靠现有技术范式及其经济形态的扩张来推动全球经

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弱。 



在此背景下，美国迫于就业和新兴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出了一系

列以技术创新为依托的“再工业化”举措，德国则提出了旨在保持其

制造业全球竞争优势的工业 4.0 战略，日本在谋求 3D 打印技术的进

一步突破，中国则在加大 5G 通讯技术的研发力度。各国的努力都有

一个指向，即依托新一代互联网和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对现有的产

业体系和经济系统进行彻底改造，由此，全球正在进入一个以“互联

网”、“绿色”、“智能”、“融合”为特征的深度网络化、绿色化、智能

化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散化及其整合发展时期，技术范式和经济系统

的重大转型将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新经济的再现。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与信息化，其技术范式的转型将

会以指数级速度展开，将引发产业组织的新一轮深刻变革，促使产业

组织进一步趋于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企业将呈现边界模糊化、规模

两极化和合作全面化的特征，由此形成高度灵活、人性、数字化的产

品生产与服务模式，彻底改变整个生产、管理和组织结构，催生新产

品、新产业、新业态、新组织，形成与新技术范式相适应的新经济形

态。 

当前，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它

将推动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

服务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它以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为基础条件，

通过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特征的新技术的应用，使实体、数

字和生物世界的界限变得模糊，并借助工业物联网、智能化和数字化



技术改造传统经济，对人类活动的流程、工艺、产业场景和要素进行

颠覆性重组。同时，生产领域的智能化、柔性化、定制化生产和 3D

打印会随电子化交易方式、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一起，加速推

动新经济的生成。 

四、新经济的中国土壤与成长实践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一度偏离

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正常轨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相对有效的理

论、道路和制度指引下，借助前两次工业革命及其经济形态的张力，

快速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逐渐缩小了与世界

发达国家的距离，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

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动能不足，经济下行压力持

续增大。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面

对技术范式的重大创新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国以“中国制造

2025”为目标，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战略，在互联网、全球通信技术

和高端装备技术等领域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一批具有全球视野、

创新能力和驾驭市场能力的企业家，一批具有卓越才华的科学家、工

程师队伍已经站到了新经济的前沿。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流，把

握难得的历史机遇，引领新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刻不容缓的时代使命。 

当然，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流需要顺势而为，扫除障碍，在

制度环境上为新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新经济是依据新技术范式和效率



原则形成的新经济形态，它内在地包含着同一经济活动或相互关联的

经济活动涉及的各要素之间新的联结方式、规则体系和行为模式，它

的发展必然会对依赖传统技术和传统制度规则体系运行的现存经济

形态带来冲击。一方面，新经济会借助效率优势不断地吸纳旧有经济

形态中的各种要素，压缩传统经济形态生存的空间，直至对其产生大

部分或完全的替代，迫使传统的经济活动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

面，新经济会以效率优势迫使传统的经济形态按照新经济的模式自我

改造，并最终为新经济形态所同化。 

新经济与制度环境间的这种互适性调整，使其在为自己开辟发展

的制度通道的同时，对传统经济形态和制度规则体系产生倒逼作用，

迫使其也作出适应性调整。但是，新经济赖以生长的规则体系既是自

组织系统也是他组织系统，既需要政府设计，更需要自我创造，尤其

需要政府部门在正确研判技术范式及其经济形态演进趋势的基础上，

顺势而为，强化对市场主体自组织形成的规则体系的认同，为新经济

开辟制度通道。同时，微观经济主体在新经济中的市场化行为也会冲

击政府与市场的固有关系。新经济也需要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与新的经济系统匹配耦合，政府职能和相应的组织体系需要作出调

整和改变，因此，新经济需要在宏观层面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建立容错机制，降低摩擦系数，减少磨合时间，

构建有利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流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激励创新，跻身



技术前沿，牢牢把握新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这需要各级政府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不仅财政预算要逐步增大研发投入支出比重，用于重要领

域的基础研究和重大关键技术突破，更要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比如允许研发投入税前扣除等等。同时，需要强化对市场主体

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激励。企业是最先准确感知技术需求的市场主体，

也是最佳的创新主体。发达国家重大尖端技术往往从企业产生并掌握

在企业手中，比如微软、谷歌等。因此，我们要切实落实“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配套激励措施，进而转化为民众创业创新的实际行动。同

时，需要承认科研人员的脑力劳动收益，建立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利

益分享机制。 

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还需要企业解放思想，通过植入互联

网基因，实施智能化改造和智慧化生产制造，通过智能化的生产体系

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产品。需要企业加强自主研发，推动技术、工

艺、产品创新，按照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和个性化量产要求，开发增值

服务，重塑价值链，培育新业态、引领新消费。需要企业实施管理创

新，推动实施全供应链智能管理，实现减库存或零库存，压缩采购、

销售和物流成本，重视用户体验和用户价值，推动企业由单一制造商

向综合服务商转型。 

 


